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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破旧秩序易，重建新秩序难

中东北非的艰难时刻才刚刚开始

一个正规正常的民主也无法取代健康的

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。经济与政治相辅

相成，任何一方都是无可取代的。

1989—1991 年中东欧和前苏联的

经验应该借鉴。23 年前，在波兰完成历

史性的圆桌会议（我本人亦有所参与）

后，波兰保持了朝开放市场经济、公民

社会和政治民主化迈进的强劲势头。这

条充满荆棘的复杂道路持续了 20多年的

时间，至今我也不敢妄称结束。这些变

化至今仍在波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继续

发酵。

当一个旧政权已无法正确实现经济

增长和社会进步，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与

愿望时，只是停留在“摧毁”是不明智

的——这是经历了政治剧变国家的人民

20 多年来领悟到的道理。在许多国家，

经济增长并没有如期而至。在俄罗斯，

目前的GDP和 20年前相比仍停滞不前；

在乌克兰，数字更加惨淡，GDP 只有

1989 年水平的 2/3。而今天，在那些动

乱中的国家，同样激情却天真的许诺与

期待在抗议的人群中流传。

埃及更是期望用 7 年时间就赶超地

中海对岸的土耳其。要想让如此乐观的

前景实现，它需要中国的发展速度。但

考虑到体制薄弱和发展政策缺失等众多

因素，这实在是无法实现。而要达到目标， 责编 ：朱梓烨    美编 ：蔡蓓蓓

或许应该向中国和波兰学习一些迥异却

积极的经验。

在阿拉伯世界，民众似乎都认为享

受更高生活水平的好日子指日可待。但

他们想错了，更艰难的时刻才刚刚开始：

经济改革、机制建立、宏观调控、公平

增长、可持续发展战略。人们想要的可

能会实现，但必须是在长期和艰苦的努

力之后。为了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，

你不需要幻想，需要的是坚定信念、务

实而诚实的领导人、长远战略和明智的

经济政策。路依然很长。

20 多年前的中东欧和现在的北非，

既有区别也有共同点。埃及与波兰都曾

被免除一半的外债，但背后的原因大不

相同。波兰是因为脱离了苏联体系。当时，

任副总理和时任财政部长的我于 1994

年 9 月与“伦敦俱乐部”签署了减免外

国商业银行 50% 债务的协定。如今的埃

及同样因为其对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贡献

而被西方减免了 50% 债务。前者帮助波

兰朝着市场和民主加快了迈进的步伐。

后者则更加剧了埃及政权对人民的压迫。

穆巴拉克政权早就应该下台了，但这一

切并没有发生。部分原因要归功于美国

波兰前副总理，曾任国际货币

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、联合国经济发

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，现任波

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

授、波兰智库主任。著有《真相，谬

误与谎言：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》。

2012 年起，为《中国经济周刊》

撰写专栏“科勒德克观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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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48 年的欧洲大陆上，法国、德意

志、奥地利、意大利、匈牙利等欧洲国

家相继爆发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。今

天，2012 年的阿拉伯世界，我们又一次

见证了一波革命浪潮，而且这些惊人的

剧变或许即将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

亚地区继续上演。

我曾到访过埃及、黎巴嫩、约旦、

摩洛哥、利比亚和突尼斯，不仅到过主

要城市，也看过不少偏远贫穷的角落。

对于从阿尔及尔（阿尔及利亚首都）的

街道蔓延到安曼（约旦首都）的大广场

的抗议运动，我并不惊奇。如果有人在

哈萨克斯坦、阿塞拜疆，抑或是尼日利亚、

乌兹别克斯坦的街头为争取经济政治权

利游行，我也丝毫不会意外。

在当局用残暴的方式镇压马纳马

( 巴林首都 ) 的示威抗议者后，巴林内政

部长说，“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

安全”。我却想说，“这样的所谓安全挽

救不了旧政权 40 年的统治”。尽管和北

非及阿拉伯半岛其他地方不同，这个国

家已经采取了一些迈向民主的步骤，但

巴林仍需改进。

不要对人民抗议不合理秩序的行为

感到惊讶。经济进步甚至是经济繁荣，

不能取代政治自由和民主。反之，正像

许多新兴经济体发展经验所体现的一样，

6 月 22 日，埃及开罗，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持续示威，反对埃及总统选举结果推迟宣布以及抗议军方统治。CF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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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亿美元的金融资助，这其中 2/3 变成

了军费。而波兰面对的是旧体系垮台后，

以美国代表的西方 10年的经济制裁。这

还是有所区别的，不是吗？

那么相同点是什么呢？先是庆祝，

没日没夜的派对，然后是令人头疼的巨

大问号：接下来怎么办？结束永远是新

的开始。当年对波兰、中东欧和前苏联

是这样，今天对中东北非也是这样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每一个经历过示威

游行的城市——不论在 1848 年、1989

年还是 2012 年，都有一个中心广场、

海边大道、林荫大街成为集会场所。那

里曾经是为君王或独裁者喝彩的地方。

如今，在布拉格的瓦克拉夫广场、开罗

的解放广场、基辅的独立广场、马纳马

的珍珠广场、的黎波里的烈士广场或是

突尼斯的布尔基瓦大道，所有的重大事

件再次联系在了一起。无能的政府和错

误的政策消失，掌声在这些地方响起。

然而，只有新的政治精英们能够证明他

们有能力将价值观、机制和政策成功转

化为现实，真正的欢呼才有可能出现。

因为，打破旧秩序容易，重建新秩

序绝非易事。                  ( 翻译 ：张璐晶 )

( 摘自《真相，谬误与谎言》，更多内容请登录：
www.volativeworld.net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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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家想要争吵很容易，因为问题实

在太多，他们总觉得自己国家面临的问

题最多。一种普遍的现象是，人们往往

低估自己国家已取得的成就，而过高估

计所面临的困难 ；相反，对其他国家的

成就评价很高，却低估了它们所面临的

困难。

在制度改革（转型）同政策发展相结合

方面，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做得好。

从实用主义角度讲，中国创造性地把制

度改革同政策发展结合起来，从而取得

了改革的巨大成功，中国的做法没有损

害任何一方，同时也避免了教条。

在发展及战胜贫困等方面，新自由主义

虽然承诺的很多，做到的却很少。部分

原因是出于对规则的恐惧，部分则出于

对高利润的期望，新自由主义往往做出

很多承诺。在这里利润起着关键作用。

为了让事情在现实社会中可行，必须由

上而下，即通过形成制度和符合市场规

则的政策使私人资本以环境友好的方式

运行；同时也应该采取由下而上的方式，

如充分利用人们对利润的追求。


